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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坛现代现代 地理郑州郑州

笔随随

眼睛多彩多彩杂俎绿城绿城

秋天是和谐的，也是温暖的，
桂花吐出了芳香，飘浮在古城新桃
花园山庄的天空。是一位现代的
女子皱起了眉头，在石子路上散步
呢。她那轻轻的脚步声，如柳叶从
树枝上飘坠到地上。

2008年9月6日我参加了中国
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在西安的颁奖
大会。会议期间，我挤时间拜访了
中国著名作家周明先生。他住在
二层楼上，房间虽不算大，但清静
高雅，桌上摆上了水果。他见我进
来，迎上前来热情地与我握手。他
忙说：老朋友了，请坐。相互问候
后，我说：咱们是半个老乡，我青年
时代在陕西生活过，这里有我的同
学朋友，对陕西的一草一木，我都
是有感情的。你老家周至我曾经
去了多次，是个好地方。周明忙
说：是呵，是呵，祝贺你获冰心奖。
正说得兴奋时，他的电话响了，周
明先生接完电话，我看他太忙，就
主动告别，他送我到门口，握手告
别。

在一个中国典型的四合院里，
我见到了中国著名作家石英先
生。他高大的身体，神采奕奕，见
我来访，高兴地说，欢迎欢迎。他
声音如大钟嗡嗡作响。他开门见
山，谈吐不凡，很有独到之处，听者
入迷。他说，请稍等，回到另外一
个房间取来一本《石英美文选》并
题词：志亮文友正之，石英 2008 年
9月赠于西安。我手拿着这本书皮

高雅清淡石英美
文选，乐在其中，
尽如人意。我从
包里取出一本《中
原杂文选续编》作
为馈赠，石英先生
笑而纳之。

一声鸟鸣使
秋天的早晨从梦中醒来，我在秋天
无痕见底的湖岸边散步，巧遇中国
著名作家王宗仁先生。身体高而
瘦的脸上戴着眼镜，操着乡音浓浓
的陕西话，问长问短，问我的生活、
工作、学习情况，甚至问到乘哪次
火车来西安开会的，令人感受到一
种人间的真情，一种友谊之情。我
说，很感谢你送《太阳有泪》这本
书，我认真拜读了，角度选的新，很有
特色。

颁奖大会前，我幸运见到了中
国著名作家贾平凹，我拿出名片给
他，哦，纪检干部，他笑着和我握
手，我感觉到有一股暖流从我的指
纹传送到我的血管里，然后流到五
脏六腑。我说，合一张影吧，他点
了点头，我用右手轻轻地搭在他的
右臂上，相机“咔嚓”一声留下了他
的微笑，同时也是友谊的象征。他
和颜悦色，神清气爽，给人留下了
深深的记忆。

第三届冰心散文奖颁奖大会
后，我荣幸见到冰心的女儿吴青教
授。她虽然华发苍颜，但是齿若编
贝，面如满月，一双炯炯有神大眼
看着我。我自报家门。她说，咱们
合张影，我站在她的左边，相机留
下了这次历史的画面。吴青教授
在大会上说，我母亲冰心说散文要
讲真话，写散文就要讲真话……

桂花斗清妍，香气透过了秋
天，在深深的院子里仿佛秋天瘦
了，使人寻觅着幽香的友谊。

悟

雾
迈着骄横的步子
一步一步
慢慢逼近

我看到
街树弯曲了
楼房倾斜了
电线杆断裂了

我感到
天地
倒立
呼吸被一寸一寸
窒息

我转身

一位老人
拄着拐杖
缓缓踱来
漫不经心地
向雾
走去

我转身

晨

纯真的阳光
刷洁了晦暗的心壁
我用颤抖的手
推开窗子——
小鸟在愉悦地交谈
蝴蝶在勤奋地练舞
老人于树荫下漫步晚年
孩子在街口喧嚷着童年
远处 青草坪上
一群少男少女放声歌唱

天气很好
人们的心境胜过天气
欢乐弥漫空间
身体被光明浮起
我后悔
醒来的太晚

风暴之后

风暴息了
云 像浮游的海蜇
臃肿的身子
缓缓滑过天宇

燕鸥疲乏了
嘶哑的唳叫停歇
海浪也变得温柔
悄悄地
不再辩驳

帆 低垂着头
像是在回忆
风暴中的愤怒
勃发的激情
那连自己都吃惊的勇气
又像在哀悼
夭折的伙伴
桨板
依偎在船的怀抱
沉睡
没有了梦
梦 已被风暴掠走

美丽的珊瑚丛
一群连体姐妹
探头探脑
侦察气候
有名无名的各路鱼群
涟漪起
愉悦的波纹
频发着
神秘的联络信号

太阳
硕大的金锤
伴着粗犷的船工号子
夯起
夯落
锤击着冥顽的礁石

礁石 迸溅出
晶莹的珠泪
海 裸露着
颤动着
显示着美妙的曲线
诱惑着
所有崇尚美的灵魂

山中

鹰
歇息在悬崖上
很险
它睡眼惺忪
一阵强风刮来
我闭上了眼睛
睁开眼时
鹰
翱翔在高空

虎
歇息在悬崖上
很险
它仍很威风
一阵强风刮来
我闭上眼睛
睁开眼时
虎
消失了踪影

于是
我想到
翅膀的作用

我居异乡多年，尽管有时忆及家乡
好友、往年旧事，但最常念及的，还是我
旧居中的藏书。由于多年未能定居，自
1997年离开家乡，那些书便与我长期分
居，终年寂寞地留守在旧居的书房中。
而每当我写作时欲参考某书，或想起某
书中的一些内容、段落，欲加查阅引用，
而那本书却在远隔千里的书房里，我便
忆起那些藏书，且怅然叹息：人书不知
何日才能团聚。

我非藏书家，只因书乃平生之所
爱，又好文墨，且以此为业，研读佳作，
博采众长，有赖于书，撰写长著，广为参
考，也有赖于书，因此，买书，便成了我
的一大嗜好，或曰工作必须。我结婚
时，置一小书橱，书不过数十本，摆不满
两档。后来每到南京、上海等地出差或
探亲，必逛书店，逛书店必购书，少则几
本，多则十几本，而家乡的书店，更是我
藏书的主要来源。如此东买几本，西购
一包，采集数年，藏书渐丰。小书橱装
满，又添置大书橱，后来大橱也书满为
患，又将杂物柜、鞋橱、壁橱腾空，用来
放书，有些书实在无处安置，不得不将
它们放入纸箱，令其勉从床下暂栖身。

藏书丰富，乃是乐事。遗憾的是，
随着书的增多，藏而未读之书也越来越
多。当初书少，每本皆读，从不漏过，但
后来不断购进新书，一书尚未读完，又
添一批，日积月累，未读之书渐多于读

过之书。不过，那时我尚年轻，只觉来
日方长，终有把藏书读完之时。然而随
着年龄的增长，且忙于写作，读书渐少，
加上新书仍在不断增加，方知为不可能
之事。2004 年初，我拟到南京定居，把
在北京的十余箱书全部托运至南京，后
来改变主意，回家乡暂居，又把那些书
运到凤阳。为将两地书重新整理安放，
把朋友家两个闲置的大书橱搬来。我
整理时发现，家中的藏书竟有许多买回
十几二十几年未曾读过，即使在北京买
的书，也有不少未曾展卷，不禁望书兴
叹：这些藏书，我今生是不可能看完了！

兴叹之余，忽想起袁枚的《黄生借
书说》，此文有言：“书非借不能读也。
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
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
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藏书
为何不能读？袁枚解释说：“非夫人之
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
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
而见之矣。’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
庋藏焉，曰：姑俟异日观云尔。”回忆我
当年靠借书读时，为了按时归还，常常
夜以继日，抓紧阅读，且手抄笔录，集有
读书笔记数本。而书一买来，成为己
物，便觉得可以暂且搁置，以后再读，然
而以后复以后，终于忘之一旁，使其永
居“冷宫”。看着那许多未曾读过的书，
抱憾之余，只得以“藏书或为阅读，或为

备考，未必尽读之”自慰。
也许是年事渐高，近来忽然关心起

这些藏书日后的命运来。老婆不读书，
女儿不喜文，这些藏书将来很可能被她
们当作废品卖掉。一作此想，不免忧从
中来。近读孙犁散文，发现先生也有些
忧，他在《谈死》一文中说：“书，这种东
西，历来的规律是：喜欢它的人不在了，
后代人就把它处理掉。如果后代并不
用它，它就是闲物，而且很占地方。”并
关照他的儿子：书不要卖，卖不了多少
钱，要捐献给图书馆，但又担心图书馆
不负责任，把书糟蹋了；捐给北京文学
馆，又担心自己的书不够收藏的规格
（这当然是自谦）。并在《告别》一文中
叹曰：“我意识到，我不久就会同它们

（书）告别了。我的命运是注定了。但
它们各自的命运，我是不能预知，也不
能担保的。”眷恋之情，尽在言表。我又
想起巴金捐给图书馆的书流落在地摊
上的报道，心想大师的书命运如此，似
我这样的草民，书的命运将来恐怕更
惨。

然而，我又笑自己，这些胡思乱
想，纯属多虑，人死万物皆抛，遑论藏
书？活着时，得以爱其所爱，喜其所喜，
便是大快乐。何况书不但为我所爱，更
为我所需，只要不是老得不能出门，遇
到可意、当买之书，我仍要买之藏之。
这些书以后即使沦落于地摊，星散于四
方，也算我为社会作贡献嘛。

泊(油画) 王明德

藏 书
梅桑榆

刘传进的诗
簸箕城原名叫白家寨，古寨名。遗址位

于郑州市区西北省外贸仓库一带。
明朝末年，郑州有一卸任总兵，名叫白

士奇，岳寨人。他为官清廉，但见朝政腐败，
民变四起，预感大明气数已尽，便辞朝隐居
乡里。为了保护自己家产，征集民夫家丁，
在岳寨东北购地筑舍。为防不测，在住宅四
周建一方形寨子，名曰白家寨。此寨占地约
五十亩，设有寨门，寨墙上建有敌楼，寨墙外
四周有护城河，酷似一座城池。北寨墙建筑
在一条东西走向的土岗上，寨子北部高，东、
西部次之，南部最低，站在高处远眺，此寨形
如一簸箕，故当地人俗称为簸箕城。据朱屯
村卢功老人生前回忆，他少年时，同伙伴去
簸箕城遗址玩耍，见寨子虽废，但寨基尚存，
寨里的房基和锅灶历历在目。建国后，国家
在此建省外贸仓库时，因寨基妨碍施工，遂
被铲平。

桂花飘香
李志亮

群
山(

国
画)

吴
易
民

父亲：“老师在
家长会上跟我说，你
上课总爱讲话，以后
要改正。”儿子：“为
什么要改正？在课

堂上老师讲的话
比我要多好几倍
呢！”父亲：“那
是老师在讲课，
不说话怎么讲？”

儿子：“您不是经常
讲‘凡事要从小时候
做起’吗？我长大也
要当老师，现在不练
怎么行？”

簸箕城
朱永忠 卢志

小幽默

老 师
匡天龙`

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都非常崇尚和
坚持“扬长避短”的做人思想。笔者认为这
虽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却未必是最佳的选
择。“扬长”可以，避短则未必可取。我们在

“扬长”的同时，为什么不把“避短”变为“补
短”呢？这样使自己的“短处”不断得到修
复，使自己的长处更加突出，如此对自己的
成长不是更有裨益吗？

当然，这里说的短处，不是那些不可救
药的坏毛病，而是指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足
或相对薄弱的工作才能。事实上，人的有
些短处或弱点是想避也避不开想躲也躲不
掉的。既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回避或无视
这一客观存在呢？比方，和沿海一些经济
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无论在经济实
力或科技、教育水平、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存
在着十分明显的差距。不少企业的抗风险
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产品
质量不高。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就是中西

部地区的“短处”。既然中西部地
区有这样的短处，就得敢于承认
它，勇敢地面对现实，而不要回避
它。对自己的不足，积极采取措
施，分析原因，迎头赶上，这才是
可取的态度。对自己的短处，一

味采取回避的态度，显然是不行的。这样
做短处不仅避不掉，没准儿越避越“短”
了！补短，不仅是一种正确的工作方法，而
且是体现做人做事的一种积极的人生态
度。补短，可以增强信心，鼓足勇气，有利
于加快实现自己目标的步伐。

再比方对一个人而言，如果在性格上
存在着谨小慎微的短处，应该怎么办？如
果采取扬长避短的思维模式，那就永远改
正不了！这样做，对人生百害而无一利。
如果下决心“补短”，改掉毛病，积极大胆地
开展工作，就会使自己的人生更加完美。

实事求是地讲，无论是对一个人或一
个团体来讲，“补短”往往要比扬长来得更
加重要。对于长处或优点，不说它也跑不
掉，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失或危害。而短处
或缺点不说不补不改正则不得了。正因为
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补短要比扬长来得更
加重要。

“避短”不如补短
周广生

“哈哈，你是接王台长家属回来
的吧。”张伟想了起来。

“对，王台的老婆，还有他们公
子。他们的公子要去加拿大留学，这
次去加拿大好像是考察学校。”

本来对张伟就有意见，见他又跟
小孙聊上了，王新越发不高兴，便毫
不掩饰地说：“你这人，你那帮狐朋狗
友怎么到哪儿都能撞上。”

张伟瞪了一眼王新，王新却一脸
的满不在乎，张伟就有些恼火，只是
当着王新的家人，又不好发作。恰这
时，一个影视公司的老总、吴总打来
电话，说是有急事，催张伟快点过
去。于是吃罢饭，将王新的家人安排
着住下之后，张伟就借故有场子要
赶，奔吴总那儿去了。

2．
“老张，都说你鬼点子多，有个事

儿你帮我看看。”吴总说到这里，表情
严肃了下来，声音也压了下去：“你知
道，我是包频道广告的，一包就是一
整年。有个市级台换头了，原来的头
儿站错了队，我和原来的
头儿讲好了，这个台明年
的影视剧频道、片子渠道
和广告全部由我做，全年
广告包下来一千七百万，
收片子单说，他们现在却
要涨价，你看这事怎么
办？”

张伟知道，上头换
人，下面就会洗掉一批
人。他深思了一会儿说：

“这么着，你找到那个台
长，先问问他打算涨到多
少？”

“我打听过，他打算涨到一千九
百万。”吴总脱口而出。

“一千九百万，那你还有利润
吗？”张伟问道。

“有，就是少点。但这事儿我不
搞定，在当地我没面子。”

张伟想了想，低声说：“你对台长
说，涨到一千九百万可以。但多出来
的两百万，要打到他的个人账户上，
权当是交个朋友，合同还得照着一千
七百万签。一定要私下协商，不能有
任何第三者在场，还不能在台里面。”

吴总点头，举起茶杯道：“谢谢兄
弟，啥时候去我那儿，绝对好好招
待。”

事情解决了，张伟起身和吴总告
辞。因为蔡总那边还有个饭局。出
了包房，张伟越想越恼火，一个台长，
随便一弄，几百万就到手了。自己写
大半辈子剧本，也不见得能赚到那么
多钱，还是当官好啊。

赶到蔡总说的那儿时，蔡总正和
找戏拍的王雪儿聊天。旁边有孙海
他们一大帮子人。蔡总正聊得兴起，
电话响了，蔡总接电话。

“喂，哈哈，是这样的，我正要找

你呢，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林纷纷不
是被拘了吗？报纸上登了的，就偷漏
税被拘的那个娘们儿。你明天一早
在圈里散下消息，就说我老蔡跟她有
一腿，她逃税的钱我垫上。照片？我
的照片？明天一早我让人传给你。
你的车马费，我会安排公司的人送过
去。这你放心，我为人你清楚。”

放下电话，蔡总喝了口酒说：“抱
歉抱歉，接着说我们的事儿。你以前
拍过什么戏？”

王雪儿嘴里跳出她已经说过很
多次的话：“我是学表演的，毕业之后
就来北京了。以前拍过……”

蔡总打断了她的话：“这样吧，我
们有部戏马上就要开机，是清朝的古
装戏。主要讲一个公主的爱情故
事。”蔡总一边说，一边留意王雪儿的
表情，“剧本已经定稿了，导演正在确
定演员。这个公主很喜欢养狗，所以
她身边必须有个宫女牵狗。这个宫
女每集都有台词，但片酬方面嘛，这
个角色的片酬不会太高。”

“好，这个戏我接，
片酬你们定。”

“好吧，片酬我记不
住，每集可能只有一两
千块钱。不过我会尽量
帮你多争取片酬。你放
心，我为人你清楚。”

蔡总说完，孙海开
始为大伙介绍王雪儿。
张伟留意到孙海没有介
绍王雪儿拍过什么戏，
知道是个新人。

王雪儿的美貌令张
伟心生好感，却一时半会儿找不出搭
讪的理由。不料王雪儿却主动说话
了：“我知道你，你写的书我看过，你
书里那个丁锋又能喝，又能打，挺男
人的。”

丁锋是张伟早期作品的人物之
一，他没想到在这里会遇到一个看过
自己小说的陌生人，而且还记得人物
的名字。张伟对这个姑娘产生了兴
趣。

酒桌上除了一帮朋友，照例还会
叫上一些陪酒的小姐。孙海这人，一
喝高了就爱调唆别人喝酒，没几句
话，他就成功地唆使几个小姐开始灌
大伙儿喝酒。小姐们很快就灌翻了
一个摄像。孙海见放翻了一个，又唆
使小姐们灌张伟。可张伟只顾唱歌，
小姐们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于
是，孤身一人的王雪儿就成了孙海的
重点攻击对象。因为刚搭剧组，王雪
儿不太敢得罪这帮人。几个人轮番
进攻，王雪儿很快就被灌得不行了，
她挣扎着去洗手间。

张伟跟了出去。他在洗手间外
面等着。过了好一会儿，也
不见王雪儿出来，张伟有些
急了。

回到自己住的房间里，宋梓南
马上给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可是，一
直到今天上午，居然连这位唐记者的
人都还没找到，更别说拿到那份调查
报告了。

这时，唐惠年正在街头一家
很 小 的 打 字 文 印 社 里 忙 活 着 哩 。
他想直接通过新华社的内参，把
这些所见所闻和思考结果“直达
天 庭 ”。 这 样 做 的 原 因 ， 一 方 面
固然是希望能早一点让中央得知
他的调查所得，另一方面，也是
不 想 连 累 走 正 常 程 序 的 过 程 中
必 然 要 牵 扯 到 的 其 他 同 志 。 所
以 ， 在离开宋家的时候，他悄悄
地取走了报告，然后又做出了个
大胆的安排，他要找个地方，秘
密地把这份调查报告一式三份地
打 印 出 来 。 一 份 留 在 家 里 存 底 ，
万一出事了，也可据此向历史有
个交代。一份按组织手续，呈报
记者站领导。最后一份，他要带
到 北 京 去 ， 直 接 找 新 华 社 内 参
组 ， 还 是 要 争 取 让 它

“直达天庭”，以求一
逞……

这一家街头文印社
实在也是小得可怜，总
共只有两台老式的拣字
式的打字机，两个年纪
不大的女孩埋头在昏暗
的 灯 光 下 ， “ 啪 嗒 啪
嗒”地打着字。另外两
个人在使用一架同样是
老旧的推筒式油印机在
油印。为了保密，窗户
上蒙上了一层很厚的窗帘。

那两个打字的女孩终于打完了
最后一页，几乎要瘫在椅子上了。一
个文印社负责人模样的男人忙接过这
一页蜡纸，把它夹到油印机上。唐惠
年则开始去收集那些印过了的蜡纸和
印废了的纸页，把它们一一放进一个
旧铁桶里，点燃后烧了。他不能留下
任何痕迹。

回到记者站，已经是第二天下
午的三点多钟了。最后装订还花了一
个来小时。他夹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公
文包，一走进记者站，记者站站长就
赶紧迎了上去，急问：“老天爷，省
委办公厅的人一个劲儿地在找你哩！
出啥事了？”

唐惠年拉着站长进了里边那个
办公室。然后他就从包里取出一份打
印稿放到站长面前：“我要亲自去一
趟北京。我谁也不连累，自己去找新
华社内参组的同志。”

“你还是先去找一下宋书记的秘
书。宋书记到北京以后，一直派人来
找你，他肯定是到北京后得到了什么
新的消息，想对你说些什么。”站长
老有经验地替唐惠年分析道。

“这份调查报告，我一共只打印
了三份。给您一份，证明我唐惠年不
是在搞阴谋。一份给新华社内参组
——当然，前提是他们愿意接受这篇
稿子。另外一份，留在我老婆那儿，
万一将来出事 了 ， 我 得 据 此 告 诉
后来人，唐惠年是因为什么出事
的 。 我 得 像 卡 斯 特 罗 当 年 那 样 ，
在法庭上大叫一声：历史将宣判
我无罪！”

“ 你 为 什 么 不 先 去 找 找 宋 书
记 ， 然 后 再 决 定 你 下 一 步 的 行
动？老唐，你是一个老同志，老
记者了，政治上比较成熟……”

“ 站 长 同 志 ， 如 果 早 两 个
月，听您这么夸奖我，我会十分
得意。但今天，我真的觉得是在
批评和挖苦我。这次我秘密去深
圳 宝 安 香 港 调 查 ， 我 才 觉 悟 到 ，
我们过去的那种成熟，实际上是
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作为一个记
者，我有责任把这种震撼传达给
同样应该受到这种震撼的人。我
只是想让我们的中央领导，我们

的党，知道这些真实
情况。无论是作为一
个记者，还是作为一个
公民，还是作为一个共
产党员，我都应该对他
们说一点真话。”

宋梓南是第二天上
午接到省委办公厅打来
的电话，了解到唐惠年
已经动身去北京了，随
身还带着那份调查报告
的打印件。

唐惠年一到北京，就直接去了
坐落在象来街上的新华社总部，找到
了内参组的组长老白，并且把那份打
印件递给了他，并大略地讲了讲内容
概要。老白然后就闷下头，沉思了一
会儿，只说了一句话：“我先拿回去
看一看。我会很快看的。看完了就会
给你一个答复。不过，你别太急。”

当天晚上，唐惠年没有等到
答复。第二天上午一直等到十点
左右，还是没答复。唐惠年刚要
打电话过去询问，白组长的电话
打到他住的招待所里来了，让唐
惠年马上去社里。

等唐惠年赶到新华社内参组，
白组长却啥话也没跟唐惠年说，径直
把唐惠年带到了著名的牛街，一家清
真馆子里。这儿离新华社本部不远也
不近。十一点钟，馆子里特别清静。
餐馆的老主任一见他就立刻把他俩带
到里头一个小间里，安顿他俩坐
下。

白组长道：“你的调查报告我反
复看了。”

唐惠年忙问：“怎么
样？”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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